(唐君毅在《與青年談中國文化》篇中強調「人禽之別」，此與殷氏將人生分為四個層次的說法有無四同之處？試申論之。 
 　　唐君毅強調「人禽之辨」和殷海光的說法，有相通之處。

　　相通之處是他們兩人都從道德的角度看「人禽之辨」。（這與西方的看法有不同）

　　唐氏認為，人之「異」於禽獸，在其「性理」，在其「仁義禮智」，在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至於人之「同」於禽獸（生物）的一面，則沒有論述。

　　殷氏指出最高的「價值層」是「人所獨有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層級」，亦即是說是禽獸所沒有的。而價值層中包括了「道德」理想的追求。殷氏更從反面指出，假如人群沒有道德來維繫，勢必成為「率獸食人」的世界。

　　不過，除了道德之外，殷氏又從「美」和「真」的角度來分別人和禽獸。在最高的價值層中，包括了真、善、美的意識和理想。殷氏認為，人類追求真善美的理想，是一種「精神的創造」；而「精神的創造」，是人所獨有的。

　　換句話說，殷氏又從藝術和科學的角度論述「人禽之辨」，這是唐君毅所沒有論述的。

　　此外，殷氏論述人禽之辨，還留意到人之「同」於禽獸（生物）的一面，所以他強調人必須滿足「生物邏輯層」的需要(人和動物都要滿足生物邏輯層的需要)，才可以向「生物文化層」乃至於「價值層」進發（，我們不可能不經「生物邏輯層」和「生物文化層」，而跳到最高的「價值層」）。他更批評宋明理學家過份著重價值層而忽略生物文化層和生物邏輯層，是騰空而起，令整個文化建構出現問題。

　　因此，殷氏的說法可以補唐氏的說法的不足。（５４９字）
